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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荔枝飘香时，我远离家乡，
却常在梦中再现漫山遍野的荔林，父亲
躬耕的背影，那细如米粒、清香扑鼻的荔
花和外表粗糙、内里甜蜜的荔枝，它们散
发着岁月的芳香，融进我的生命。

谈及荔枝，父亲是相当自豪的。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作为村里最早的种
荔人，父亲和母亲两人凭着两把锄头，
一根扁担，两个塑胶桶，披星戴月，把半
片山岭的杂草清除，把泥土堆积成带
状，挖坑、种苗、浇水、施肥……前后共
花了五天时间进行种植，足足比其他的
种植户提前了三天完成任务。回首往
事，父亲总是感叹着说，那些年滴落在
荔林里的汗水比雨水还要多。山上的
土质坚硬，挖坑也是要讲究技巧的，单
凭力气一锄头下去，连锄头都会弹开
来，泥土却纹丝未动。山上没有水，又
需用桶在山下的溪流里装上水，挑到山
上去，一天下来，双腿灌铅般的沉，肩膀
也被压得红肿。或是不小心，一个趔
趄，连人带桶一起滚下山去。从那时候
起，父亲的腰板就一天天地变得伛偻。
也是从那时候起，我知道了勤劳是可以
改山换地的。

父亲是村里最早的种荔人，也是最
早研究种植技术的人。最初两年，家里
的荔枝收成并不好，结的果个头小，色泽
暗沉，皮厚肉薄核大，味道酸寡。如果患
有虫害，遭收购商嫌弃，那一年的收入便
打水漂了。有一年，满树的荔枝花像雪
花一样簌簌地落了一地，父亲对着光秃
秃的枝头难过得好几天吃不下饭。吃了
没有种植技术的亏，父亲便托亲友买
了有关荔枝种植技术的书籍去钻研，
由于文化水平不高，遇到不懂的地方
父亲就犯愁了，后来他就跑到镇上的
农业站去请教技术人员，去的次数多
了，站里的人都打趣父亲说，待学有所
成了就特聘他为技术人员。后来，随
着网络技术的普及，父亲慢慢地也摸
索着在网上学习了更多的荔枝种植知

识。父亲摸着了种植的门道，怎样防
寒，什么时候控花，什么时候杀哪一类
害虫，什么天气施哪一种化肥，父亲心
中有数。父亲成了荔枝的种植能手，
出产的荔枝品质是有口皆碑的，小灯
泡般大小的果实坠坠地挂满枝头，色
泽鲜红，皮极薄，核极小，有些连果核
都没有，单纯的只是果肉，一口咬下
去，果汁迸溅，肉质嫩滑，唇齿留香。乡
里的种植户也常登门请教，父亲莫不倾
囊相授。

近几年来，父亲承包了四十多亩的
山林，全部种上了荔枝，他常说为人要像
荔枝一样，即便外表粗糙，内心也要晶莹
剔透。我笑着对父亲说：“听说有一种可
以加快荔枝成熟的药剂，提前成熟的荔
枝可以卖个好价钱。”父亲听了，脸色一
沉，带有几分怒气说：“打了催熟剂的荔
枝只是果皮呈成熟颜色，味道却是酸的，
果肉里有残留的催熟剂对人体是有害
的，咱们可不能为了那点钱昧了做人的
良心！要耐心等一等！”我看着父亲和那
漫山的荔林，岁月的风霜刻下纵横的沟
壑，种荔人秉持着朴实的心性，在这漫长
的岁月里静心地等
待，等待花开，等待
果熟满枝头。

我外出谋生，
在家的日子不多，
每到荔枝成熟的季
节，父亲总是一箱
一箱地把荔枝邮寄
给他的儿女们。在
荔 枝 的 清 甜 滋 味
中，我一遍又一遍
地回味往昔岁月的
甘醇，荔枝里沉淀
着种荔人勤劳、向
上、朴实的品格，伴
我走过许多艰难的
年月，也将陪着我
行稳、致远。

虽然生长在盛产荔枝的
岭南，然而在我的孩童时期，荔
枝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水果。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荔枝的种植并没有现在这样
广泛，更没有如今这样的高
产量。在水果店和水果摊琳
琅满目的各色水果中，它是
身价不菲的“贵族”，昂贵的
价格，并非我们这些普通工
薪阶层的家庭所能消费得
起。因而那个年代，吃荔枝
是件奢侈而幸福的事情。

记忆中，每当家里买了
荔枝（这样的事情并不常发
生），分到手不多的几颗，总
要满心欢喜地把玩许久，才
舍得吃掉。吃的时候，首先
小心翼翼地剥开最外层的果
壳，确保壳内那层白膜依然
完好无损地贴在果肉上，还
要端详欣赏一会，直到白色
的果膜渐渐变色，才把它撕
去，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尝着
荔枝的清甜甘美。

吃完荔枝剩下的果核，
我们这些孩子也能变废为
宝。用小刀把果核的一头削
去，然后插上牙签，一件新玩
具就诞生了。用拇指和食指
捏住牙签一旋，荔枝核便在
地上快速旋转起来，俨然一
个小小的别致的“陀螺”。

乡下老家附近的村子，
有一个荔枝园。每次回老
家，经过那个荔枝园，总忍不
住想象里面挂满了无数鲜红
果实的情景，然后就极度羡
慕园主人家的小孩。那时候
常常幻想，什么时候才会有
吃不完的荔枝堆在我面前，
让我尽情地吃个够呢？

上小学的时候，茂名举
办“荔枝文化节”。开幕式在
市体育中心举行。有一天，
音乐老师来到我们教室，对
班主任说，市里举办荔枝节，
要选几个女同学组成“鲜花
队”。荔枝节？那岂不是有
很多荔枝？音乐老师经过我
身边的时候，我紧张得心怦
怦直跳，多么希望自己能入
选啊。幸运的是，音乐老师
果然选中了我。于是，我们
和其他班级的几十个女生，
放学后便在操场上排练，等
着开幕式的到来。

荔枝节开幕那一天，我
按照老师的嘱咐穿上自己最

漂亮的裙子。学校安排好的
汽车，载着“鲜花队”“仪仗
队”向体育中心驶去。

还记得那一天，天气晴
朗，我们排着整齐的队列，摇
动着手中的塑料花，向着领
导们和贵宾们，齐声大喊“热
烈欢迎”。我并没有看清台
上领导们的样子，也没有听
清楚他们说什么，我的目光
一直被台上摆放的荔枝吸引
着，那堆成小山似的红彤彤
的果子，是多么诱人啊！

后来，我渐渐地长大，荔
枝 也 由“ 贵 族 ”变 成 了“ 平
民”。普通农户家，家家都有
荔枝园，广大的山头，随处可
见荔枝林。每年夏天的荔枝
季，整个城市便会被铺天盖
地的荔枝包围。桂味、白蜡、
白糖罂、黑叶、妃子笑、糯米
糍……各种叫得出名字与叫
不出名字的荔枝品种，在大
街小巷随处可见，并成为家
家户户的“常客”。

儿时的梦想早已实现，
每年光是亲戚朋友送的荔枝
都吃不完。荔枝不耐放，吃
不完的荔枝塞满冰箱，过不
了几日便会变质。吃荔枝的
速度也越来越快，把每一滴
汁液都吮吸干净的日子早已
一去不返。

当年苏轼贬谪岭南，初
食荔枝便大为惊艳，写下“不
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
城姝”的赞美之辞。后来更
是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千古佳
句。如今，“日啖荔枝三百
颗”已经不是什么难事，然而
广东人又说“一颗荔枝三把
火”，意为吃荔枝极易上火，
因而不宜多吃。只不过，有
几个人抗拒得了美味的诱
惑？在我们茂名却有这样一
种说法，荔枝要么不吃，要么
就吃个够，浅尝辄止容易上
火，吃够量反而没事。这种
说法有无科学依据就不得而
知了，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以毒攻毒”？
岭南人大抵有一种“荔枝

情结”，反正我是如此。对于
荔枝，百吃不厌。每次只要开
始吃第一颗就停不了口，从荔
枝上市一直到尾声，茂名的夏
天，似乎连空气中都弥漫着荔
枝甘冽清甜的味道。

又逢丹荔飘香时
􀳁 杨筠蔚

父亲的荔香岁月
􀳁 如夏

黄小平黄小平 摄摄

醉在一骑红尘蜜意蜜意
􀳁 郭逸竹

柏桥，一个古老又诗意的名字

不在枫林边，却让火红的醉意漫在荔林
从大唐走来的贡园，如一首排律诗
火红的韵脚，构成一个村庄奋发的声势
韵律在生生不息里眷恋成舌尖的痴爱：1300多年
树龄的红荔，让人念念不忘的清香甘甜

一直严守的格律，成为乡村荔枝楼
建成的根本。一栋栋，一排排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走来。脱下贫困的帽子
振兴的调子，打通乡村的金色大道

别样的雨露阳光，独爱别样的柏桥
让红荔带着一颗驿动的心，在季节早熟
让白糖罂走出颗颗晶莹白玉，带动舌尖的轻狂

棵棵千年的老荔树，依然是枝叶繁茂
依然是硕果压弯枝丫，依然是
在岭南的天边，定时燃起一片红云

新时代的大爱，年年岁岁闪动着
光芒，拉动光阴那匹快马
时光廊里，安放着一份甜蜜与执着
千年来，依然在舌尖驰骋，陶醉

爱 荔 一 生
􀳁 谭克念

在那个薄雾清晨，与你邂逅在

高州贡园，一颗从唐朝浪漫到今天的荔枝
只那一次，你便将我俘虏
再也没能忘记你醉人的甘甜

可在我迷醉时，你轻轻地离开了我的视线
拂一拂裙摆，不沾惹一片云彩
情味于人最浓处，梦回犹觉口中香
留给我的只有深深的思念

思念，是百花酿成的芬芳
想你时：牵左手倒影，你在脑海
恋右手年华，你在心田
暖春盛夏有你，就是最美时光
这个季节，你让我们用积攒的甜美
镌刻一生思忆和爱恋

撕下一张张日历，独自守候着岁月的轮回
等待那彩虹般的梦。终于
蝉鸣荔熟，妃子嫣笑。在那个薄雾清晨
我又见到了，见到了你诱人的容颜
尝到了，尝到了你醉人的甘甜

爱你是颗荔枝
􀳁 余玉明

你从古老的高凉大地走来

岁月在你的枝头写诗
每一颗都拨动时间的脉搏
每一颗都镌刻金色的梦想
在千年的贡园里，人和荔
与日月同在，与时代同行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
爱你是颗好心荔

你从浪漫的大唐荔乡走来
爱情在你的枝头放歌
每一颗都是闪亮的星星
每一颗都是晶莹的珍珠
红如血，白如雪
诉说着千年的爱恋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
爱你是颗甜蜜荔

山海并茂，荔枝闻名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

“身外是张花红被，轻纱薄锦玉
团儿，入口多甘美，齿颊留香世上稀
……”红线女清越的声音徐疾有致，
韵味绵长。屋里，哥哥在守着他的新
宠——留声机。门外，我和小一岁的
侄女模仿红线女的唱腔，吊着嗓子一
腔一板地跟着唱。

那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小小
的我可以完整地唱出粤曲《荔枝
颂》。但是荔枝对我们来讲简直是个
奢侈品。那时村子西边杂树成林，其
中有两株山荔枝，每当我们仰望树冠
看到果子稍稍泛红，就拿竹篙来打。
那野生的荔枝虽然肉薄薄的，味儿酸
酸的，但在那个水果匮乏的年代，已
经是难得的好滋味了。

村子东头的山坡，同太公的四叔
家祖传下来两棵荔枝树，树干已经很
斑驳了，但依然年年挂果。为了提防
孩子们偷果，荔枝长成小指头一般
大，他们家就在树下用木凳和门板搭
铺，挂上蚊帐日夜看守。终于等到荔
枝成熟，四叔给我们家送来一把，多

么珍贵的礼物啊！一颗红红的荔枝，
我就能握在手里把玩半天。“红房子，
白帐子，里面住个小胖子。”这是关
于荔枝的一个谜语。吃的时候可
不肯囫囵吞枣，而是小心翼翼地把
荔枝的外壳剥掉，透过薄薄的果
膜，里面雪白的凝脂隐约可见，再
仔细地撕下白帐子，那晶莹剔透的
果肉终于呈现在我的眼前，我一点
一点，细细地品尝那不可多得的爽
脆和甜蜜。最后，我把指头般大小
的荔枝核靠近芽胚的一端切去三
分之一，留下顶端这部分，切口中
心插一支小小的竹签，就成了一个
自制的小陀螺，放在平整的桌面
上，一拧竹签，松手，小陀螺便高兴
地旋转起来。我和侄女自然是要
比赛的，看谁的陀螺转得久。

那一片一片的桉树林，那山坡上
丛生的灌木，什么时候退出乡野的舞
台，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进入上世
纪 90年代，父亲退休回村，和两个叔
叔合伙承包了一片荒山，还请了一些

工人帮忙开荒栽果。那时乡亲们每
家每户都有了自己的荔枝园，或大或
小而已。那个年代，荔枝收入是乡亲
们的主要经济来源，朴素的乡亲们总
是挑又大又红的果子去卖，往往自己
吃些品相不好的“荔枝谷”。

如今，乡亲们的经济渠道日益丰
富，一年一度的荔枝收成不再是唯
一的生活来源，乡亲们吃荔枝必定
选果大色好的上品。谁家的新品种
挂果，大家都可以随意摘，任意品
尝。我们这些久居小城的人回到乡
下，乡亲们总是热情地指点着，告诉
我们哪棵荔枝是他们家的什么品
种，荔红时节记得来摘。这份友好
和乡情，比荔甜！

如 白 居 易 说 的 ：“ 一 日 而 色
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
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鲜荔枝
不耐贮藏，但是荔枝干可以存放
很久，于是，荔枝丰收时，乡亲们
用晒或烘的方式把鲜荔枝做成荔
枝干，四季轮转，如何少得了荔枝

的滋味呢！
远在唐朝时期，博得杨贵妃倾国

倾城那一笑的，是咱们茂名的荔枝。
到了宋朝，苏东坡被贬岭南，吃过荔
枝之后，满足地写下“日啖荔枝三百
颗，不辞长做岭南人”，荔枝的魅力由
此可见一斑。

明代，丘浚有诗曰“一种天然
好滋味，可怜生处是天涯”，诗人认
为：荔枝长在得天独厚的海之角天
之涯，才能生就无与伦比的甜美味
道。此诗寄托了诗人对故土海南
无以复加的厚爱与眷恋。是啊，爱
家乡的方式有千万种，其中一种，
必定是热爱和推崇家乡的特产。

茂名是全球最大的荔枝产地。
这些年，茂名的荔枝，乘着互联网的
东风，走上高速，坐上高铁和飞机，已
抵达“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辽阔草原，
抵达“大风起兮云飞扬”的黄土高坡。

没有尘土飞扬，不必贵为妃子，
无论你身在何地，总有机会尝到咱们
茂名荔枝的好滋味。

最是荔枝滋味长
􀳁 郑国雄

卸下岁月的风尘与辎重，只为把树
的灵魂惟妙惟肖勾勒，把生生不息的顽
强，矗立于天地之间。

日月星辰、风雨雷电，长久的陪伴，
残酷的成全，才有今天虬曲繁茂的枝干，
与苍翠如碧的叶子。

茂名古荔树，把所有生长的岁月，高
举为向上的羽翅，展开飞翔的姿势。

穿越千年沧桑，以古老又年轻的姿
态，举起一树葱茏，放牧时光的浩荡。

站成人们的仰望，自然的传奇。站
成不老的神话。

每一个五月，携一树硕果，问候村庄
大地，问候清风明月，问候烟火人间。

土地无比恩重。
古荔树以奔跑的姿势，在时光里塑

形，写下高凉大地的荣光。
唐朝远遁的马蹄声，回荡于岭南与

长安的古驿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
知是荔枝来”。高力士与杨贵妃，把一颗
岭南佳果的故事抒写，留下千古美谈。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
人”。古荔树下，多少人在树荫下吟诵唐
诗宋词，演绎东坡先生的咏叹。一颗红
荔，写下万世风流。

青翠和鲜红，写下五月的美好。
古荔树再一次以千年之力，捧出一

树佳果，捧出果农的张张笑脸，捧出果农
红红火火的好日子。

荔乡行
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车子在

荔林与田野中穿行。
车窗外，红绿相间的荔枝树在深情

致目，一次次恭迎，又一次次送别。
五月，我走在荔乡里。
一个又一个村庄，让我的身影被折

叠在了荔林的夹缝里。
荔林里的村庄，被大地的锦绣包围，

被灿烂的阳光照耀，被百鸟的歌声托举。
庭前院子，屋后果园菜畦，一座座崭

新的岭南特色房子，被水泥路网串起。
文化室、篮球场、电商网点，度假民

宿酒店，悄然亮丽荔乡新农村。
昔日破旧的村子，如今变身荔乡美

丽家园。
古老的村庄，千年老树又发新芽。
游子惦记的风物还在，只是曾经的

乡音，已漂泊过万水千山。
游人如织，乡村旅游兴旺起来。摘

荔枝品荔枝的人群，笑脸如花。
高凉大地，荔枝特色文化之花，重遇

时代的阳光与东风。
走在荔乡，一张张笑脸被荔枝映红。
红红的荔枝，点燃一个火热的季节，

点燃荔乡火红的日子。
荔林里的村庄，在高凉大地的青山

绿水间，在大地的锦绣里，拔节。

古荔树（外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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